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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 ，我们没能提出明确的结

论 。 我们感觉到 ，用拓本作金

文研究有一定的局限 。 另外 ，
中国陆续发现很多青铜器 ，我

们 能 够 知 道 它 们 的 详 细 出 土

情况 。 因此 ，我们即使不使用

经过古董商人之手出现的 、有

疑问的金文资料 ，也可以研究

商周时代的历史。
以上所讲的是林教授组织

的、 以先秦秦汉时期文物为主

题的共同研究班的情况。 与此

同时， 他自己的研究也获得了

不少成果。 林教授的个人研究

有很多方面。其中，成果结集 成

大 部 著 作 的 研 究 有 两 个 ， 即

中 国 古 代 玉 器 研 究 和 商 周 青

铜 器 的 编 年 研 究 。
日 本 的 考 古 学 者 里 ， 研

究 中 国 古 代 玉 器 者 很 少 。 或

许 可 以 说 ， 玉 器 的 专 家 只 有

林 教 授 一 个 人 。 林 教 授 从 很

早 就 开 始 关 注 良 渚 文 化 的 玉

器。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那
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晚期），他

嘱咐我在南京打听北阴阳营遗

址的发掘情况。 后来，良渚文化

的丰富内容渐渐地被公开 ，我

才知道良渚文化的重要性 ，佩

服林教授的先见之明。
林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研究

成果汇集在这次被翻译成中文

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中。 我还

记得林教授当年研究青铜器编

年时的情形。 人文科学研究所

的考古学共同研究室中间有一

张很大的桌子， 林教授把很多

贴了青铜器照片的纸质卡片排

列在那张桌子上， 不断地改变

它们的排列。 那时候的纸质卡

片排列的结论，就成为了《殷周

青铜器综览》的核心部分。 他重

视青铜器的 “侧视形 ”，主要根

据青铜器侧面呈现的曲线的变

化确定青铜器的编年， 尤其是

西周早期到中期部分的编年 ，
我觉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当时看完 《殷周青铜器

综览》后，告诉过一位考古学者

我的读后感。 我说：商代末年和

西周初年很难分清楚， 关于这

个微妙时期的青铜器 ，《综览 》
把有些青铜器归在商末， 却把

很 相 似 的 一 些 青 铜 器 归 在 西

周，我不太明白这两者的区别。
这位考古学者回答说： 林教授

喜欢的青铜器往往被认为是商

代的， 他不喜欢的青铜器大多

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的。 我无法

判 断 这 位 考 古 学 者 说 得 对 不

对，但与西周青铜器相比，林教

授更喜欢商代青铜器，是事实。
他认为商代青铜器是 “天真 ”
的，但到了周代，在青铜器的器

形上能看到人的作为， 因此稀

薄了“天真”气息。

江村治树 （龙谷大学文学

部教授）：首先要介绍一下我和

林 巳 奈 夫 先 生 的 关 系 。 我 在

1975 年被任用为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人文研）东方部东

洋考古学的助手，到 1981 年为

止，担任林先生的助手。 人文研

答应让我做助手， 条件是要研

究甲骨文和金文。 我本来在名

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读博士课

程，专业是东洋史学。 我的硕士

论文利用《史记》《汉书》等文献

史料研究官僚制度。 本科在神

户大学文学部学习东洋史 ，当

时的导师是伊藤道治先生。 可

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人文研要

我研究甲骨金文。
人文研的助手是纯粹的研

究助手。 共同研究班是人文研

的一个特色， 助手要帮助联系

各个班员。 除此以外并不需要

为林先生的个人研究做任何事

情，只要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

的论文就行。 因为我对考古学

并不熟悉， 所以关于考古学的

研究方法， 我的知识都是林先

生亲自教的。 林先生对我的教

育也费了不少心思， 每次去日

本国内的博物馆、 美术馆调查

青铜器 、古玉器 、封泥等 ，都带

我去，让我学习测量文物、制作

拓本、做记录等的方法。 拓片工

具的制作也是林先生亲自教我

的。 我有机会参加以文学部的

樋口隆康先生为队长的阿富汗

发掘调查也是托林先生 的福 。
那 次 发 掘 是 我 唯 一 的 发 掘 经

验。 不止如此，因为我每天和林

先生见面， 我从林先生平时的

研究态度间接学习他的研究方

法。 林先生虽说是我的上司，但
实际上是我考古学的老师。 林

先生把作为助手的我当作学者

对待，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点

也没有老师的架子。 他对其他

作为助手的年轻学者都一样 ，
因此很受爱戴。

我 在 人 文 研 当 助 手 的 时

候，林先生正好为了《殷周时代

青铜器之研究 殷周青铜器综

览一》（吉川弘文馆，1984）的撰

写，进行青铜器的整理和分析。
当时我经常目睹林先生工作的

情形， 今天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林先生的研究方法。
《殷周青铜器综览》是商周

青铜器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部综

合性著作。 如此全面的考古学

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在林先生

之前连中国学者也没有做到 。

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认为， 这部书最大的特

色是对商周青铜器进行了全面

的编年。 林先生在本书第二编

第一章第三节讨论这个问题 ，
其中最有用的是收录许多青铜

器 的 器 影 和 铭 文 拓 本 的 图 版

册。 依我看，因为有了这个图版

册， 商周青铜器的客观的编年

才得到确立。 林先生的编年方

法， 如第三节 （中文版第 206
页）所说，是暂时不考虑纹饰和

铭文，只根据器形（尤其是侧视

形） 的演变判断每种器物的先

后顺序。 通过器物的类型学方

法确定器物的相对年代， 这个

方法在日本学界是在二战前的

弥生式土器的编年研究中确立

的。这个编年方法很客观，但只

能确定相对年代。 因此林先生

还 参 考 可 以 知 道 确 切 年 代 的

铭文以确定器物的绝对年代 。
这种方法林先生早在 《殷周 时

代的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1972 年）的附论（二）中
采用过， 林先生在那篇文章中

设定了标准器， 这个方法和地

质学的标准化石的思路有共同

之处。
我认为， 林先生能够完成

商周青铜器的全面编年， 除了

林先生熟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以外，还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人文研的研

究环境。 如本书《后记》所说，人
文研有东洋考古学部门的三代

学者 （即梅原末治 、水野清一 、
林先生） 通过实地调查积累的

中国考古遗物的资料卡片 （即

本书中经常提到的 “京大人文

研考古资料”）。 此外，当时人文

研的研究经费比现在充裕 ，而

且研究人员可以专心做自己的

研究。 根据我的记忆，林先生要

讲的课只有一门京大大学院 、
学部共同设置的考古学课。 而

且林先生在人文研任职期间几

乎没有写普及性著作 （虽然退

休后写了一些）。 林先生利用充

裕的科研经费制作了大量青铜

器资料卡片 （江村卡片的格式

与此相同，参看图一）。 林先生

的个人办公室摆放着好多文件

柜，每个柜子有四层，里面放着

那些资料卡片。
每张资料卡片上贴着青铜

器和铭文的照片， 这些照片是

有 业 务 往 来 的 照 相 馆 拍 摄 的

（有时复印书中的照片，有时去

美术馆拍摄）。 此外，人文研从

二战前开始收藏大量的甲骨金

文的著录书， 至今仍然是日本

最大的收藏机构（参看《京都大

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

录》史部第十五·金石类）。 人文

研除个人的办公室外还有共同

研究室。 东洋考古学的研究室

在研究所的东北角， 研究室的

一个角落用书架隔开， 提供给

助手。 共同研究班在这个研究

室举行研究会， 中间有一张很

大的桌子（参看示意图，图二）。
桌子北面的书架里摆放着甲骨

金文的著录书， 南面的书架里

摆放着考古报告和杂志， 这些

书 是 从 人 文 研 的 书 库 借 出 来

的，大家随时可以看。 没有研究

会的时候， 林先生经常来共同

研究室， 在那张大桌子上排列

照片资料卡片， 考虑青铜器的

编年。 偶尔有什么有意思的发

现， 把我从研究室的那个角落

叫过来，给我说明。 有一次林先

生喊了一声：“江村， 你过来一

下。 ”我去看了，林先生笑着跟

我说， 西周青铜器的器形演变

和女性的体型变化是一样的 。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器腹都像年

轻女性的屁股一样 ， 很圆 ，紧

实 ； 器 腹 的 形 状 随 着 时 代 的

图一 青铜器资料卡片（江村治树制作）

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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